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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改 革 的 历 史 反 思
’

萧 莞 父

(一 )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要求我们
:

观察现实
,

应 当有历史感 , 研究历史
,

应当有现实感
。

为了理解现实
,

必要追溯它的历史 , 而我们清理过去
,

又总是为了开拓未来
。

对于当前的改

革
,

也应作如是观
。

当前
,

当你站在路咖山上
,

抬头四望
,

你所看到的再不是
“

烟雨莽苍苍
”

的景色
,

而是神州

大地一派生机
,

全中国热气腾腾
。

席卷全国的改革浪潮
,

正冲击着每一个村庄
、

每 一 个 工

厂
、

每一个课堂
、

每一个人的灵魂
。

这次改革浪潮
,

是从农村掀起的
,

人们不确切地比作
“

第

二次农村包围城市
” ,

其实不如说这股冲击波是从我们民族最深厚
、

最广阔的底层迸发出的
。

王兆军的报告文学叫《原野在呼唤》 ,

蒋子龙的小说叫《燕赵悲歌》 ,

命题都很有深意
。

短短几

年来
,

农村的巨大变化
,

出现了许多奇迹
。

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普遍巩固
,

农产品商品率的大

幅度提高
,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多极扩张
,

促使商品生产冲破各种束缚而迅猛发展
。

中央一九

八四年一号文件及时地肯定
“

由自给半 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
,

是发展我国社会

主义经济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
” 。

这句话可说是字字千钧
。

在党的引导下
,

八亿农民起来改变

经营方式
,

改革经济体制
,

卓有成效地探索着
、

创造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发展的特殊

道路
。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伟大的创举
。

这一改革浪潮既来 自我们民族最深广的底层
,

因而是不可抗拒的
,

并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

另一方 面
,

从国外也袭来一股冲击波
,

即八十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已经兴起的以新技术

革命为先导的新产业革命的巨大浪潮
。

这 已反映在许多西方学者的论著中
,

诸如托夫勒的《未

来的震荡》 《第三次浪潮》 ,

奈斯 比特的《大趋势》 ,

西德的弗里德里希斯和波兰的沙夫合 写 的

《微电子学与社会 》等等
,

对这次产业革命的性质
、、

内容和特点都各有分析和说明
,

大体上都

肯定了微电子技术和航天工程
,

海洋工程
、

遗传工程等等组成的新技术群的蓬勃兴起
,

将会

引起一次新的产业革命
,

这又势必对人类社会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
。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

极端重视的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

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质变和飞跃
。

马克思在 1 8 5 6年 就 曾欢 呼

过
: “

蒸汽
、

电力和 自动纺机甚至是比 巴尔贝斯
、

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

命家
。 ”

当前的新技术革命
,

给我们提供了机会
,

也提出了严重挑战
。

党
一

中央及时传播 了 这

个信息
,

大大促进 了城市大型工业企业的改革要求
。

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城市大型工业

企业的改革
,

既与整个国家经济体制
、

管理体制的改革紧密相关
,

又与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

此文据 1 9 8 4年 10 月 19 日在武大学生会组织的报告会上的讲话记录稿整理
.



联系在一起
,

因而将是更为强大的冲击波
。

毫无疑间
,

城市工业改革的全面展开
,

农村经济

改革的继续深入
,

两者互相配合促进
,

必将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

从物质技术基础到生产关

系的诸方面
,

再到上层建筑的诸领域
,

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

通过这样的改革
,

大幅度地提

高社会生产力
,

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

将使我们这个民族真正振兴起来
,

对人类的进步作出

新的贡献
。

当前的改革
,

我体会带有全禹性的指导方针有两个大的方面 、 一个是对内搞活
,

另一个

对外开放
。

这两者是互相促进的
,

实质都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的经济面貌
,

从根本上

摧毁我国几千年来形成的自然经济基础
,

两者比较之下
,

对内搞活比较容易接受
,

因为直接

经济效果较显著
。

当然在怎样搞活这方面还大有文章
,

而从根本上说
,

就是要遵循客观经济

规律
,

时时不忘生产关系
、

管理体制
、

规章制度等是否先进的唯一检验标准
,

就是看它能不

能解放生产力
,

能不能真正促进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

在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

但较容易接受
。

对外开放
,

我理解不仅是个经济政策
,

应包括很多方面
,

特别是就指导思想

来说
,

必须从长期形成的封闭型思维方式跃进到新的开放型思维方式
,

这是根本性的转折
,

不

是很容易的
,

而且还会产生一些盲 目的耽心
。

这里有各种历史形成的心理因素及一些传统观

念在起作用
,

思想障碍不是很小的
。

何况在对外开放过程中
,

不一定能马上看得见效果
,

而且

有些直接效果还明显地具有二重性
,

即有好的一面
,

同时也有一些消极现象
。

由一种狭隘的

历史经验所产生的闭关自守思想
,

加上小农经济必然分泌的那种落后的
、

近视的
、

愚昧的观

念
,

两者搅在一起
,

就会更加感到不容易真正从心坎里接受 中央这个决策
。

什么是真正的民

族自尊心
,

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

有时我们脑子里并不怎么清楚
。

当前整个改革与对外开

放密切联系在一起
。

为了加深对中央这一重大决策的理解
,

为了真正了解我们民族当前所面

临的历史任务
,

我感到需要站在
乙一个新的思想高度

,

来进行一番严肃的历史反思
。

(二 )

古老的民族
,

悠久的历史
,

光辉灿烂的文化创造
,

从未中断的独立发展
,

使我们经常引

以自豪
,

是我们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的深厚源泉
。

但是
,

独立发展绝不等于孤立发展
。

恰好相反
,

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在地球上独立发展这么多年
,

恰好是我们乐于接受外来文

化
,

并且通过学习消化
,

勇于创新
。

回顾 民族的历史
,

每当我们打开大门
,

欢迎外来文化
,

乐于引进
,

善于消化
,

又勇于创新的时候
,

也正是我们民族生命力蓬勃向上的时候
。

而每当

我们民族由于各种原因搞闭关自守
,

固步 自封
,

中断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时候
,

也就是我们民

族和民族文化处于衰败时期
。

回顾一下
,

非常明显
。

我们的祖先在亚洲东部这块平原上进行文化创造活动
,

说起来是一百多万年的事情 了
。

远古时期
,

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
、 ’

多根系的
。

解放后的考古新发现
,

旧石器时代的遗

址遍布二十四个省市
;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六千多个

,

遍布全国
。

经过长期的斗争
、

融合
,

形

成了
“

海岱
” 、 “

河洛
”

:
“

江汉
”

三个历史文化区
,

最后凝结成统一的华夏文化
。

华夏文化形完

后
,

经历了尧
、

舜
、

禹时代
,

完成了治理洪水和南征
“

三苗
’

两大任务
,

终于通过分散的奴隶

制部落王国而形成了统一的奴隶制大帝国— 夏
、

殷
、

周三代
。

周代末叶
,

由于生产力的发

展
,

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

在这个过程 中
,

在统一的华夏文化指导下
,

又发展了地区性文

化
,

诸如邹鲁文化
,

三晋文化
,

燕齐文化
、

荆楚文化
、

巴蜀文化
、

昊越文化
,

关堕文化
。

当

时因关中的秦国封建化改革较彻底
,

后来居上
,

统一了全国
,

形成秦汉统一的封建大帝国
,

统一了全国的驰道
、

文字
、

度量衡等
。

这个统一是了不起的
,

使我们这个民族凝聚起来
,

成



为一个文化共同体
。

这样
,

我国就以统一大帝国的形式形成了发达的封建制度和高度发展的

封建文化
,

对人类文化曾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纵观历史
,

我国文化独立发展的过程中
,

曾经接受外来文化
,

比较大规模地引进
、

消化外

来文化有两次
。

第一次是公元一世纪到八世纪
,

正当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
,

即汉唐盛世
,

我国迎来

和消化 了印度文化
。

以佛教为中心的印度文化系统
,

经过引进
、

翻译
、

学习
、

消化
.

一共花

了七
、

八百年时间
,

终于使其融入我们民族精神生活的很多方面
,

经过消化后进一步再创造
,

反过来又丰富了人类文化
。

我们民族在一至八世纪干了这么一件大事
,

其中有许多故事
,

举一两个为 例 吧 ! 公 元

40 1年坞摩罗什被抢到中国
。

鸿摩罗什是印度人
,

跟其母流落到中亚一带
。

他从小就学习佛教
,

学得很好
,

读了很多书
,

在西域成了一位知名学者
。

当时我国北方正当所谓
“

五胡十六国
”

时

期
,

氏族首领符坚建立了前秦政权
,

他曾派三十万大军进攻西域
,

重要 目的之一是把鸡摩罗

什抢到中国来
。

这样
“

聘请专家
” 。

他派去的大将军到西域后闹独立
,

抢到鸿摩罗什却没有送回

内地
。

后来羌族建立了后秦政权
,

它的领袖姚兴又派大军去西域抢坞摩罗什
,

这一次达到目

的
。

公元 4 01 年鸿摩罗什被送到长安
,

拜为国师
。

鸡摩罗什在长安郊区大开译场
,

门下聚集了

三千人
,

其中培养出优秀学者僧肇
、

竺道生等
。

在他领导下精确地把印度大乘佛学中最精华

的部分翻译过来
,

特别是传入了龙树提婆之学
。

短短十二年间
,

他主持译出98 部 4 00 多 卷佛

学著作
,

高质量
,

高速度
,

出成果
、

出人才
,

真 了不起
。

到了唐代
,

我国更强盛
,

派了好多留学生去印度
,

其中成绩最大者是玄类
。

他留学十六

年
,

精通印度各派学术
,

满载国际声誉 回到长安
,

唐太宗让全朝文武到郊外迎接他
。

玄奖带

回大批印度书籍器物
,

除佛经外还有药物
、

乐器等等
。

他在长安办了大型展览会
,

参观的人

排 了几里长
,

这说明当时我国对外来文化是敝开大门表示欢迎的
。

玄奖回来后
,

唐太宗接见

了他
,

劝他还俗当官
,

玄类拒绝了
,

立即着手翻译佛经
,

共译出了一千三百多 卷
。

应 该 看

到
,

当时传入的印度文化不仅是佛教
。

佛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思辨哲学
,

它的系统传入对中

国整个哲学界起了巨大的启迪作用
。

我国封建时代哲学在全世界达到了很高水平
,

与佛教传

入有关
。

此外
,

印度的逻辑学
、

文法学
,

声韵学
、

医药学
、

天文学
、

数学
、

历法学以及音乐
、

舞蹈
、

绘画
、

雕塑等等都带进来了
。

同志们看刘禹锡诗集
,

刘禹锡患了白内障到 处 求 医 无

效
,

后来请 了个印度僧人用特殊方法才治好了
。 “

反弹琵琶
”

等舞蹈
、

喇叭裤等装束
,

都是从印

度传进来的
,

你到敦煌去看看壁画就知道了
。

八到十世纪后
,

印度佛教开始衰微
,

十三世纪

回教入侵时
,

印度佛教文化就全部被消灭了
。

但我国恰好在七
、

八世纪佛教得到了大发展
,

创立了许多中国式的佛教宗派
。

智领创立了
“

天台宗
” ,

法藏创立了
“

华严宗
” ,

玄奖回国后创

立了中国式的
“

唯识宗
” ,

善导创立了
“

净土宗
” ,

弘忍及其弟子神秀
、

惠能创立了
“

禅宗
” 。 “

禅

宗
”

纯粹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哲学
,

在思想界影响尤其深广
。

举两个数字
,

唐代末年在民间流传

的佛教经论达八千四百四十一卷
,

超过了儒家经传许多倍
。

一九二一年即日本大正十年
,

日

本开始出版《大正大藏 》 ,

把中外所有的佛教著作搜集起来
,

编成一部大书
,

共有二万三千九

百多卷
,

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学者的译著和专著
,

也有少量是 日本
、

朝鲜学者的译
、

著
。

这些

著作表明中国学者经过译介
、

消化和再创造
,

反过来又输出到东北亚
、

东南亚
,

现 已普及到

全世界
,

使佛教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

而且被称为具有很高思辨水平的特殊形态的宗教哲

学
。

这说明佛教曾被我们消化以后
,

反过来又充实了世界文化
。

受我们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

日本
。

日本现有佛教大学十余所
,

佛教学会五十多个
,

专门佛教科物二十儿种
。

日本学者编



写了许多研究中国佛教的著作
。

再说德国 , 德国有位学者叫科本
,

是马
、

恩一生的好友
,

激

进 民主主义者
,

他写了部书叫《佛陀及其宗教厉 成为西方研究佛教的早期重要著作之一
。

在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提到过科本
,

马
、

恩通信中也经常提到他
。

马克思曾在信中 对 恩 格斯

说
,

我现在读 了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
,

就是科本的著作
,

把它介绍给恩格斯
。

《自然辩证法》

有段话说
: “

辩证思维只有在高级发展的人类才有可能
” 。

在
“

高级发展的人类
”

后有 个 括 号 注

明
: “

例如佛教徒和希腊人
” 。

表明恩格斯肯定佛教徒有较高级的理论思维
。

恩格斯根据什么作

出这个判断呢? 据一位印度学者考证
,

恩格斯正是从科本的著作中了解到佛教哲学的思辨水

平
。

再说苏联
,

有位沙俄时代的院士谢尔巴茨基
,

十月革命后继续聘请他当科学院院士
,

他

是世界有名的佛教学者
,

同欧洲的一些佛教学者合编一部大型的《佛教丛刊》 ,

已刊出二十多

卷
,

全世界都很尊重
,
谢尔巴茨基写过不少著作

,

能够用一些近代方法分析佛教哲学间题
,

写得很好
。

至于美国
,

对东方的研究本来是落后的
,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有 一 个 大 发

展
,

佛教
,

中国化了的佛教受到广泛重视
。

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到美国去宣扬中国的
“

禅宗
” ,

使
“

禅宗
”

在美国风行一时
,

据说美国现有
“

禅宗
”

研究中心好几十个
,

关于中国
“

禅宗
”

的专著

有好几十种
,

他们把
“

禅宗
”

与存在主义相结合
。

印度本来是佛 教 的 策 源地
,

可现在搞反翻

译
,

即把中国过去译的梵文佛经而梵本早 已亡佚的
,

现再从 中文倒译为梵文
。

至于《丝路花雨 》

的演出轰动了意大利
,

不过是我们过去消化了印度文化后的一点再创造留在敦煌壁画上
,

现

在摹了下来
,

搞成一幕歌舞剧
,

就丰富了世界的歌舞文化
。

以上是说
,

我们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消化外来文化的任务
,

并经过咀

嚼和再创造
,

反过来又丰富了人类文化
。

这基本是十世纪以前的事
,

现已过去一千年了
,

给

我们留下的是保存在大藏经中的一份丰富的学术遗产
,

和保 留在各地的石窟
、

名山古刹中的

文化遗迹
。

赵朴初同志在外事活动中常即席赋诗
,

回顾和歌烦古代 中印
、

中 日
、

中朝之间学

术文化交流的盛况
。

我们民族第二次接受外来文化
,

从十七世纪开始
,

直到现在还远未完成
。

十七世纪起我们

开始接受西方文化
,

中西文化在我国开始汇合
,

三百多年来的历史走过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
。

直到
“

五四
”

时期
,

通过十月革命的炮声
,

我们还接受了作为西方文化最高成就的马列主义
。

三

百多年来
,

我国先进人物一直在吸收
、

消化
、

咀嚼西方文化及其最高成就包括马列主义在内
,

至今还在继续进行
,

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完成我们 民族历史地承担着的这一时代任务
。

关于中西交通
,

很早就有历史记载
。

例如三国时
,

有一个罗马帝国的商人叫秦伦
,
飘洋

过海到了中国
,

当时孙权在武昌接待了他
,

跟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

孙权问他
,

你的国家在

哪里
,

有什么物产
,

他一一作 了介绍
。

孙权很高兴
,

把他留在中国住了八个月
,

然后礼送他

回国
。

这是三世纪的事情
。

到了十三世纪
,

元代形成了地跨欧亚的大帝国
,

东西交通往来更

颇繁
,

突出的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通过
“

丝绸之路
”

来到中国
,

忽必烈友好地接见了他
,

请他

在朝廷供职
,

经常奉命巡视各省
,

还任过扬州总督三年
。

马可波罗在中国作了十七年官才回

国
,

后写了《马可波罗游记》盛赞中国的文明
。

在元代
,

还有位蒙古族学者曾把欧几里德几何

学原本翻译成蒙文
,

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

一般说
,

尽管有这些来往
,

由于中国封建经济
、

文

化水平高于西方
,

没有引进西方文化的需要
,

因而还说不上中西文化交流
。

直到十七世纪情

况变化了
,

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
,

我国元明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成了明中叶以后社会经

济的变动
,

开始出现一个新局面
。

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走向末期
。

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已经孕育

着资本主义的萌芽
。

据《明神宗实录 》记载
:

万历年间
,

大批破产农民涌入城市
,

成为
“

浮食奇

民
” ,

在苏州的桥头上
,

这样的人什百成群
,

延颈待雇
,

他们
`

得业则生
,

失业则死
” 。

这样的



人万历年间在苏州等地以万计
,

长江三角州一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开始出现
。

古书上

记载
,

所谓
“

机户出资
,

机工出力
,

相依为命
” ,

正典型地反映了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

这

在《三言》
、

《两拍》等小说中都有反映
。

类似这种现象
,

在两广的铁厂
,

云南的矿 山
,

北京门

头沟的炭窑
,

都同时出现 了
。

伴随资本主义萌芽出现
,

早期市民运动兴起
。

一六 0 0 年
,

武

昌市民暴动
,

把皇帝派来的税使陈奉捆起来丢进了长江
。

一六 O 一年
,

苏州爆发 了织工大暴

动
,

为首的叫葛贤
,

明朝政府派兵镇压
,

葛贤挺身而出
,

英勇牺牲
。

一六O 六年
,

云南发生

上万人的矿工大暴动
。

但这些早期市民斗争都失败 了
,

后来这些人都汇集到李 自成
、

张献忠

的农民起义队伍里去了
。

所以明末农民义军的组织性
、

觉悟性都比以往的农民起义高得多
。

伴随资本主义萌芽还兴起了自然科学的研究热潮
,

被称为自然科学巨著
、

自然科学的巨人都

出在十六
、

七世纪
。

湖北的李时珍
,

他的《本草纲 目》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药典
,

早有多种

外文译本
。

徐宏祖写《霞客游记 》 ,

第一个研究了地貌学
,

勘测了黄河的源头
。

徐光启是中国

科学史上重要人物
,

被竺可祯称为
“

中国的培根
” ,

他主编《崇祯历书》一百卷
,

可说是当时一

部世界性的天文历法百科全书
。

另外还 出了一批兼有哲学修养和科学头脑的思想家
,

诸如宋

应星
、

方以智
、

梅文鼎
、

王锡阐等人
,

都是同一时期涌现的
。

郑和等下西洋开始开辟了外贸

市场
。

万历到崇祯七十年间
,

外国银元输入达一亿元
;
清初资本主义萌芽又复苏

,

商品生产

发展起来
,

又 占有了国际市场
,

从康熙到乾隆一百年间
,

外国银元的输入达三亿五千万元
。

外贸水平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低的
。

正如毛主席所说的
,

假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干扰
,

我

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也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
。

这里只是从分析文化背景的角度来说的
,

中国

当时有了接受西方文化的可能和需要
,

而这时
,

首批西方学者也就合乎历史规律地来了
。

第一个到中国来的是利玛窦
,

一五八二年到中国
,

先到澳门
,

后到南京
。

一六 O 一年进

入北京
,

结交了当时上层学术界
。

前年是他来华的四百周年纪念
,

北京出版 了利 玛 窦 写 的

《 中国札记》
。

一六O 二年
,

随利玛窦之后
,

汤若望
,

傅沉际等带着七千卷书来 华
,

有 宗 教

书
,

也有西方的科学书
,

如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等
。

他们来后与中国当时的知名学者
,

如李蛰
、

徐光启
、

李之藻
、

王激
、

方 以智等交朋友
,

并译介了不少西方学术著作
,

如《几何原本 》
、

《西

学凡》
、

《名理探 》等
,

从此开始了
“

西学东渐
”

的历史
。

当时我国学者热情欢迎西方文化的传入
,

抱着平等交流
、

互相学习的态度
。

徐光启有句

名言
: “

欲求超胜
,

必先会通
;
会通之前

,

必须翻译 o’’ 因此
,

徐光启亲自翻译了《几何原本》 ,

并领导汤若望等编著了《祟祯历书》 ,

吸取了西方天文历法的重要成果
。

徐光启非常敏锐
,

西

方的望远镜出现不久
,

他就想办法把它引进来了
。

利玛窦等传教士把一些科技知识作为宣传

天主教的敲门砖
,

而我们的学者却把它们当作人类文化创造的成果来看的
。

有些学者如梅文

鼎
,

他是十七世纪中国大数学家
,

即说过应当
“

深入西学之堂奥
,

而规其缺漏
” ,

他的一部数

学名著就叫《中西算学通》
。

又如方以智也是当时著名学者
,

曾明确指出
, “

泰西质测颇精
,

通

几未举
” ,

这是说西方的科学技术相 当精致
,

而哲学世界观则说不上
。

这都表明我国当时的学

者不仅思想敏锐而且有很大气魄
。

方 以智设想能够召集全国专家编一部百科全书
,

这部书要

包括各门学术
, “

编其要而详其事
,

百卷可举
” ,

即可达一百卷
。

由于明清之际的变局
,

方以智

当了和尚
,

满清政府逮捕了他
,

他 自杀了
。

但这一历史要求在清代初年以另一形式实现了
,

乾隆时编出了当时世界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
。

以上是学者的态度
。

至于政府的态度
,

明朝末年政治相当糟糕
,

但对于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却放任不管
。

利

玛窦把汤若望介绍给徐光启
,

被任命为钦天监的官员
。

到清初
,

以康熙为代表的革新势力相

当开明
。

康熙这个人有些方面确实需要重新评价
。

我举几个例子
。

康熙曾经
一

与莱布尼茨有过



通信
。

莱布尼茨是德国的大哲学家
,

二进位制的发明者
。

莱布尼茨给康熙写过一封信
,

表示

他愿意到中国来
,

帮助中国建立科学院
。

关于这封信我国有记载
。

据说康熙回了一封信
,

但

德国却未查到
。

在德国的传说是莱布尼茨送过康熙一台计算机
,

到故宫查
,

结果清出十部计

算机
,

当然不是现在的微型电子计算机
,

而是手摇计算机
,

但不知哪一台是莱布尼茨送的
。

康熙对国外的科技成就非常重视
。

一六九三年
,

康熙在畅春园中的蒙养斋里果然建立了一个

算学馆
。

这个皇家科学院聘请了法国传教士白晋
、

张诚等每天去讲学
。

这个白晋回国后给路

易十四写了个报告
,

介绍康熙
,

建议路易十四向康熙学习
。

白晋回国后与莱布尼茨通信
,

使

莱布尼茨注意到中国的《易经》
。

这说明十七世纪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是较正常的
。

再举一个例

子
。

康熙南巡的时候
,

通过李光地读到梅文鼎的《历学疑同》一书
,

亲 自加批注
,

给予很高评

价
, 以后在南巡的舟中会见了梅文鼎

,

写了
“

绩学参微
”

四个大字相赠
。

康熙曾把 他 主 编 的

《律吕正义》派人送给梅文鼎
,

请其指正书中
“

错处
” 。

梅文鼎的孙子梅毅成后到康熙的蒙养斋

肄业
,

康熙亲 自教他代数学
。

因而梅毅成在数学
、

物理学方面都有很大成就
,

曾主持了三十

二种物质比重的测量
,

并参加编写《历象考成》
、

《数理精蕴》等书
,

把当时传入的西方自然科

学知识条理化
。

还有一个有名的蒙古族青年叫明安图
,

他在代数
、

解析几何方面都达到很高

的成就
,

也是在康熙的算学馆 中培养出来的
。

康熙个人写了近九十篇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
,

还学了几种文字
,

这在中国皇帝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

这些例子说明
,

十七世纪中国连封建

皇帝也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

这样在明清之际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

形成了一代新思潮
,

新学风
。

从南到北涌现了一大批

具有启蒙思想的哲学家
、

文学家
、

科学家
,

群星灿烂
。

诸如顾炎武
、

傅山
、

黄宗羲
、

王夫之
、

方以智等完全够得上恩格斯所说的文艺复兴时期的
“

思想巨人
” 。

在文艺领域更加敏感
,

诸如
“

公安三袁
” 、 “

扬州八怪
” 、

《三言》
、

《两拍》
、

《临川四梦》等等
,

都反映了当时启蒙思潮中人

文主义的觉醒
。

这就是十七世纪的中国
,

开始接触西方文化
,

开始自己的民族觉醒和哲学启

蒙
,

可以说有一个好的开端、

可是
,

历史车轮转到十八世纪
,

即雍正时期
,

人为地中断 了中西文化交流
,

由于宫廷里

争权夺利而有外国传教士卷入
,

雍正为了防止政敌
,

一刀切地把外国传教士全部赶走
,

从此

闭关自守
。

这一转折看起来是 由于偶然的原因
,

其实有深厚的历史根源
。

按侯外庐同志的概

括
,

雍正时期对外关闭封锁
,

对 内钦定封锁
,

两相配合
,

促成了所谓乾嘉时代的学术潮流
,

实际是大兴文字狱
,

强化封建文化专制
,

恢复宋明理学的权威
,

不允许民何有任何自由思想
。

所谓的
“

乾嘉盛世
” ,

实际是个自我封闭的木乃伊
,

如果一开放
,

就会立即朽化
。

十七世纪启

蒙思想的火花
,

到这时候几乎都熄灭了
。

中国历史经历了一次大的旋涡
、

回流
。

整个十八世

纪就是这个状态
,

几乎停滞了一百年
。

而恰好在这个时候
,

是西方近代飞速发展的一百年
,

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
,

由英国转移到法国
,

法国大革命前后的近代启蒙运动
,

从思想准

备
、

理论准备
、

科学准备到实际政治斗争
,

蓬蓬勃勃地展开
。

就是在这一百年间
,

我们在闭

关自守中垮了下来
,

迅速落后于世界形势
,

一落千丈
。

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惨痛
、

深刻的
。

我

们是不是没有人才呢? 不是叹 就在当时
“

避席畏闻文字狱
”

的封建文化专制的残酷统治下
,

十八

世纪也曾有不少的科学家
、

思想家
,

例如戴震敢于抨击理学是
“

以理杀人
” ,

痛斥封建纲常伦

理是用软刀子杀人
。

戴震还是一位科学家
,

提出重视
“

分理
”

的近代科学方法
,

在他的影响下
,

焦循
、

汪莱
、

李锐等数学家都卓有成就
。

直到十九世纪初叶
,

有个戴煦 (愕士 )
,

曾写过一篇

《求表捷术》关于球面几何的论文
,

传到英国
, “

彼邦人士
,

叹为绝业
” ,

把它发表在英国皇家

学会的数学杂志上
,

这或许是中国人在外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

又如一八二 O 年



一位广东的女科学家叫黄履
,

自造了千里镜
、

寒暑表
、

照相机
。

一八三 O 年一位医生叫王清

任
,

亲 自跑到刑场
,

偷偷地解剖了四十二具死尸
,

重新绘制了腑脏图
,

明确指出脑髓是思维

器官
,

写成了《医林改错 》一书
。

一八三五年一位物理学家郑倪香还写成了一部光学 专 著《镜

镜玲痴 》
。

但这些事情都被历史回流所淹没
。

清王朝对 内镇压
,

对外封锁的政策
,

造成了极其

可悲的后果
。

一七六 O 年 (乾隆二十五年 ) 法国传教士蒋友仁来华写出 《地图新说》一书
,

正式

介绍哥 白尼的日心说和开 卜勒的行星运动三规律
,

却被中国官员们斥为
“

异端邪说
” 。

一八四 O 年鸦片战争前后
,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破关入侵
,

打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

我们民族堕入 了殖民地
、

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
。

从鸦片战争起
,

我国以深重的民族苦难而转

入近代
,

可说是血泪斑斑
。

但是
,

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
,

先进的中国人这时开始认真地学

习西方
。

如果说十七世纪是别人送上门来
,

平等交流
, 十八世纪是我们关起门来

,

故步 自封
;

那么十九世纪中叶以后
,

则是别人破关入侵
,

我们被动接受所谓欧风美雨
,

以救亡图存的紧

迫感
,

急忙派人出门去向西方学习
,

正如毛主席所说
,

开始 了千辛万苦
,

前赴后继
,

摸索救

国救民的真理这样一个历程
。

这时
,

是个什么心理状态呢 ? 从魏源
、

郑观应
,

王韬
、

严复
、

康有为
、

谭嗣同的著作中
,

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思想脉搏
,

似乎猛然从睡梦中醒来
,

看到

西方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展起来
,

而 自己一下子落后这么多年
,

怎么办呢 ? 只能为救亡图存

而急起直追
。

从鸦片战争到
“

五四
”

运动
,

在短短八十年间
,

我们想跑过别人之三
、

四百年的

历史
。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八十年历史
,

一方面我们民族灾难深重
,

许多觉醒
、

奋起的先进人

物
,

前赴后继
,

奋斗牺牲
,

可歌可泣
。

另一方面
,

他们在 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中
,

饥不择食
,

食而不化
,

芜杂肤浅
。

赵紫阳总理有次讲话谈到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
,

而同时我国戊戌变法

却失败了
。

这里面当然有经济
、

政治的原因
,

也反映了戊戌变法运动的指导者康有为
、

谭嗣

同等人学习西方
,

食而不化
,

自己缺乏必要的思想理论武器就匆匆上阵
,

结果无力战胜封建

主义及其与帝国主义的文化同盟
。

中国的近代及其哲学启蒙长期处在难产之中
。 “

难产
’ ,

成

了我国近代史 的一个突出现象
。

所谓
“

难产
” ,

就是指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的新旧交替中出现

的新旧纠缠
,

新的在突破 旧的
,

而死的又拖住活的这种矛盾状态
。

旧 民主主义革命是不是新

的在突破旧的呢 ? 当然是
,

但革命一再失败
,

几起几落
,

表明死的又拖住了活的
。

整个社会

生活
、

文化生活都是新旧杂陈
,

矛盾交错
,

方生未死
。

比俄国的启蒙运动所走的历史道路更

加艰难 曲折
。

一九O 五年列宁回顾俄国近代革命经历了三代
,

而我们可说是经历了五代
。

从

万历到五四
,

三百多年的坎坷道路
。

在这个过程中间
,

中国资产阶级晚生
、

软弱
,

而又早熟
。

早熟就是尚未成熟而过早地登上了政治舞台
,

变法维新
,

救亡图存
。

直到辛亥革命
,

中国资

产 阶级在思想准备
、

理论准备
、

政治准备都不够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上台了
。

这样中国反封

建 的社会革命和哲学革命应该 由资产阶级完成的任务却没有能够完成
。

这给无产阶级留下了

难题
。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 》里解剖了这个问题
,

怎么办呢 ? 只有双肩挑
,

一头把资产阶

级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由我们来完成
。

另一头还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
。

正

当中国近代历史处在难产之中
,

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了马列主义
。

首先从文化思想上开始了

真正的革命
,

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

毛主席
、

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做了大量工作
,

开始把马列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

开始消化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马列主义
,

终于

指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
,

取得 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

解放 以来的三十五年
,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
,

我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

由于我们在特殊的

国际环境中进行建设
,

先是美国的经济封锁
,

然后是苏联的毁约
、

逼债
,

我们不能不关门建

设
,

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

但在对外开放
,

对内搞活方面曾有不少失误和教训
。

至于思想文



化战线的改革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面
,

也出现了不少偏差
,

如何正视历史 形 成 的 国情
,

勇

于摆脱传统的束缚 ? 如何放眼世界
,

面向未来
,

密切注视现代社会生活和科学技 术 的 新 发

展 ? 如何在新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 ? 所有这些方面都有不少具体的思想教训 值 得 总

结
。

(三 )

经过以上的历史反思
,

可以得到
,

一些什么启示呢 ? 我想至少有这么三点
:

第一
,

关于摆脱历史情力的问题
。

历史的惰力曾象梦魔一样纠缠着人们的头脑
。

我国近

代史上不少立志改革的先进人物曾经演出过不少思想悲剧
,

这个历史教训应当认真吸取
。

由

于十七世纪以来我国的哲学启蒙道路坎坷
,

近代意义的哲学革命长期难产
,

所以沉重的历史

包袱
、

强大的历史惰力
,

使得一些改革思想家曾经勇敢地奋起冲决封建网罗
,

而最后又怯濡

地自陷于网罗
,

在历史上演出了一幕幕思想悲剧
。

龚自珍
、

魏源是我国第一代放开眼界看世

界的人
,

魏源写了《海国图志》 ,

现在读起来也是生气勃勃的
。

龚 自珍是唤起一代 风 雷 的 人

物
,

毛主席曾经引用过他的诗
: “

九州生气恃风雷
,

万马齐暗究可哀
。

我劝天空重抖擞
,

不拘

一格降人才
” 。

但龚自珍
、

魏源的晚年都转而相信佛教
,

,忽然搁笔无言说
,

重礼天台七卷经
” 。

从呼唤风雷到重礼佛经
,

这不是一幕思想悲剧么 ? 他们代表了一代人
。

谭嗣同慷慨激昂地走

上了变法的最前列
, “

今 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
, ,

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

有之
,

请 自嗣同

始已他果然悲壮地牺牲了
,

最后临终绝笔
: 梦有心杀贼

,

无力回天
。

死得其所
,

快哉快哉 !
” “

有

心杀贼
冲 ,

他有心要冲决封建网罗
,

但是没有办法
,

只好自己牺牲算了
。

康有为曾是叱咤风云

的人物
, ”

公车上书
” ,

维新运动的领袖
,

风云一时
,

.

可是几年之间
,

一变而为保皇派
,

再变

而为帝制复辟派
。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的思想旗帜
,

笔锋所向无敌
,

但是
,

到后来
“

粹然成为孺

宗
” ,
他曾盆激地抨击封建传统意识

,

到晚年重新回到老路
,

主张尊孔读经
。

这样的悲剧在
“

五

四
”

新文化运动中也有人重演过
,

曾经是激进的革命派
、

改革派
,

而曾几何时就掩旗息鼓
,

落

荒而逃了
。

有个形象的说法
,

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好些人是从左边上台
,

又从右边下台
。

这是
“

五四
’

以前的情况
。 “

五四
”

以后
,

真正用乌列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者经得起各种考验
,

千辛

万苦
,

百折不回
。

但确实也有人以各种形式 由趋新向复旧转化
。

在当前改革浪潮的冲击和考

验下
,

「

恐怕也会有这种情况
。

这里充满着令人深思的历史教训
。

关于这个间题
,

鲁迅眼光敏

锐
,

观察很深
,

他看到我们民族有多么沉重的因袭负担
,

有多么可怕的祖传老病
,

他提 出改

造国民性的向题
。

所谓国民性的问题
,

就是长期的封建社会及其 自然经济基础所 形 成 的 愚

昧
、

保守
、

近视的落后意识
,

要改造起来相当困难
。

这个问题的马列主义分析
,

不能从民族

心理
、

性格
、

品德等方面去找原因
,

而首先要靓视它得以产生的深刻的经济基础
,

应该说那

就是自给半 自给的小农经济
。

它必然分泌狭隘
、

保守观念
,

必然使封建传统意识得以寄生
、

蔓

延
,

所以中央一号文件深刻指出要把自给半 自给的自然经济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
,

商

品生产的大发展乃是
“

不可逾越的必经过程
” 。 `

因此
,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

从根本上

摧毁自然经济基础
,

从而扫荡依存于其上的州切封建残余阴影和小生产意识
,

这是当前的迫

切任务
。

第二
,

关于树立正确的主体思想问题
。

通过历史反思
,

应该提高这么一种历史 自觉
,

认

识到当前的改革是我们三十几年来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必然结果
。

改革所包涵的内容是我们民

族几百年来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历史总结
。

特别是对外开放
,

·

既要摆脱
“

中体西用
”

的老框

框
,

又要反对失去主体的自卑思想
,

敢于引进国外的一切先进科学文化成果
,

善于消化
,

又



敢于创新
,

这是我们 民族发展到今天所应当承担的历史任务
。

反思历史
,

预测未来
,

应该提

高这方面的 自觉性
。

十七世纪开始
,

我们接触
、

消化西方文化
,

经过三
、

四百年来的坎坷历

程
,

到现在我们完全有条件树立正确的主体思想
,

完全有条件实现对外开放
。

首先有了经济

条件
,

我们已有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作为主体
。

这就具备了发展的基础和消化外来科学技

术以及先进管理方法等的机制
。

其次有了思想条件
,

就是说我们有马列主义指导
。

马列主义在

我们民族生了根
,

毛主席等老一辈的革命家已把马列主义初步 中国化了
。

作为中国化的马克

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正在党和人民的实践中生气勃勃地发展着
。

有了这两条
,

我们就敢于面

向世界
、

面 向未来
。

纵观当今世界
,

只有我们这个民族
,

既有自己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

又在历史上曾经成功

地消化了印度文化
。

现在我们继续着十七世纪以来的历史行程
,

正在吸取
、

消化西方文化
。

如果我们能够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把它们融合贯通
,

让整个人类创造的文化信息在 中 国
“

聚

宝
” ,

然后反馈出去
,

那一定会对人类文化的新发展作出贡献
。

在现代世界史上用吸取 外 来

文化的
“

聚宝
”

的方法来振兴 自己 民族的
,

还有美国和 日本
。

他们的经验和长处
,

毫无疑问
,

应

当学习
。

但我们更应当意识到历史赋予我们民族的特定责任
,

需要我们一代代付出艰苦努力
。

应当有这样的历史 自觉
,

应当从这个高度来理解当前对外开放的决策
,

理解这个决策所具有

的极其深远的意义
。

第三
,

有了这样的历史责任感
,

就需要清醒地意识到 自己的弱点
。

由于中国哲学启蒙道

路坎坷
,

近代资产阶级哲学革命难产
,

这一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给现实的投影是双重的
,

一

方面
,

资产阶级文化上落后
,

哲学世界观的匆促形成和急剧衰落
,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

胜利提供 了顺利条件
。

但另一方面
,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建树少
,

远未完成其批判封建

传统意识
、

译介西方近代文化成果等方面的历史任务
,

这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带来

了思想土壤不够丰厚的困难和局限
。

许多事实表明
,

我们正面临着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
“

补

课
”

任务
。

十月革命后
,

列宁曾经 向苏联广大青年和学术界提出过文化思想上的
“

补课
”

任务
,

他强调
: “

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
,

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
,

方

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
。 ”

他号召大规模地翻译和广泛宣传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的战斗无神论文

献
,

建议系统地研究黑格尔辩证法并成立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之友协会
。

因为根据人类认

识史的逻辑
,

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一定思想土壤中才能得到健康的发育成长
。

近代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各有 自己的历史特点和历史留下的
“

补课
”

任务
。

中央一号文件

和一系列关于改革的重大决策
,

实际上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生产的大发展和价值规律作用的

扩大
,

必然引起文化思想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
。

当前我们一定要响应中央的号召
,

迎头赶上

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
,

要奋力吸收
、

消化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进成果
,

向愚昧作斗争
。

总起来说
,

通过历史的反思
,

应当提高历史的自觉
,

一方面自觉地清除封 建 阴 影
,

摆

脱传统束缚
,

大破小生产意识
,

抵制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
;
另一方面

,

要坚持开放

型的指导思想
,

敢于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成果
,

大大提高我们的科学文化和理论思维水

平
,

勇攀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峰
,

努力培育更丰厚的思想文化土壤
,

使马克思

主义这一发展着的真理体系在我国扎下更深的根
,

开放更鲜的花
,

结出更新的果 1

我想这应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责任
。


